心有褶皱处，自有光来栖

晚自习时我总盯着课本发呆。后桌的笑声飘过来，我捏紧笔——想加入小组讨论，话到嘴边又像融化的冰淇淋，黏糊糊地粘住舌尖。草稿纸上画满戴围巾的小人，围巾尾巴蜷成小问号：“怎么才能不紧张呢？”

一、撞见心里的小绒毛

第一次觉得“心里的结能松开”，是在心理课的“传声筒游戏”。老师让大家闭眼传一句话，轮到我时，听见前排传来模糊的“你今天的发卡很好看”。摘下眼罩看见同桌笑眼弯弯，忽然发现，原来被人注意到的感觉，像晒过太阳的棉被，软乎乎地裹住了心。

我开始偷偷记“温暖小事”：食堂阿姨多舀的半勺汤、路过时被风吹落的樱花刚好掉进课本、甚至是便利店老板总记得我喜欢冰可乐的第二排。这些碎片堆成小篝火，慢慢照亮了那些藏在“不敢”背后的小紧张——原来自己早就被好多温柔兜着，只是以前总盯着脚尖，没看见头顶的星光。

二、校园里的“心灵小站”

那天路过教学楼拐角，看见有人蹲在“心灵信箱”前贴贴纸。粉色星星贴纸底下写着：“今天对门卫叔叔说了‘早上好’，他笑起来像戴了副太阳镜。”我鬼使神差地塞了张纸条进去：“我不敢在课上举手，怕别人觉得我问题太傻。”

第二天再路过，回信里画着举着星星的小人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：“我昨天也没敢举手，但下课后老师说我的笔记很认真呀！”忽然想起上周在图书馆，隔壁同学主动借我橡皮时，指尖碰到的温暖——原来校园里藏着好多这样的小站，不用说话，一个笑脸、一张画、甚至一颗水果糖，就能让心尖的褶皱轻轻展开。

三、原来我们都在“慢慢走”

后来我成了信箱的“小管家”。我学会用彩笔在回信里画小蛋糕，在每封“我很焦虑”的信里夹一片晒干的茉莉花瓣——妈妈说过，花香能把烦恼熏软。有天傍晚，学妹红着眼来找我：“我好像永远学不会主动说话……”

我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在社团开会时，紧张到把水杯碰倒，社长却笑着递来纸巾：“我第一次上台把‘大家好’说成‘大大家好’呢。”现在的我依然会紧张，只是口袋里多了颗水果糖，紧张时咬一口，甜味会顺着舌尖漫开；小组讨论时，我会先小声说一句“我觉得……”，发现同学真的会侧过身来听；路过沉默的同学时，我会递颗糖：“草莓味的，超甜哦。”

春末的傍晚，我蹲在信箱前换信纸，看见新投来的信里夹着片玉兰花瓣。信上说：“看见你总在信里画小太阳，忽然觉得，心里的害怕也没那么可怕了，像玉兰花瓣，轻轻一吹就会晃呀晃的。”风掀起我的衣角，远处传来同学的喊声：“快过来！给你留了靠窗的位置！”

我忽然发现，“以易启心”从来不是要勇敢到发光，而是愿意蹲下来，抱抱心里那个有点紧张的自己；“筑梦同行”也不是要搭多高的墙，不过是路过时，给旁边的人递一点自己攒的小温暖。那些曾让我辗转的“不够好”，原来在无数个“一起”的瞬间，早就在心里长成了软软的绒毛——像玉兰树年年开花，不用急着证明什么，慢慢舒展，就是最好的模样。

现在的我还是会在紧张时捏紧笔杆，但我知道，笔尖下除了发呆的小人，还能画出好多好多小太阳——给别人，也给自己。毕竟啊，青春的路那么长，我们只要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慢慢让心里的光，一点点漫出来就好啦。
